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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能治肿瘤吗？能治好肿瘤吗？我看了
一下网上，问这两句话的最多，看了这两句话，
我心里觉得酸酸的，搞了二十多年中医肿瘤，
许多人还是不相信，多少觉得有些悲哀。

六年前上海生命科学院院长、中科院院士
（现为同济大学校长）裴钢教授也问：“小孙啊，
你搞什么的啊？”我说搞中医肿瘤的。他说中医
能治好肿瘤吗？我说能。他又问都能治好吗？我
说只能治好一部分，但我们治好的这一部分有
点特殊。他说怎么特殊？我说比如 100个肿瘤
或肝硬化病人，他们查出来后，先是到上海、杭
州等大医院去诊治，经过竭力治疗，可能治好
了 60个，那么还有 40个手里拿着病危通知书
回家等死，但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愿死，还想活，
到处打听然后找到我们，我们又救回一部分，
所以这部分意义特别重大。因为他们是在被认
为只能活几个月的情况下被救起的。他说真的
吗？我说：“死了我总不能说他活着，活着的我
也不能说他死了。”裴院士说：“那是真理。”

中医看病像打牌，但看肿瘤这个毛病不能
按常规出牌。

我今年 50岁了，中医治肿瘤、肝硬化搞了
二十多年，我昨天在跟我们当地的一个老院长
聊天时还讲起，我怎么当医生就当了二十多
年，我当医生是被动的，是病人逼我的，看有些
病也是病人逼的，所以行内的元老说：“小孙，
你这个科目选得好。”我真是乌龟脚痛藏肚里，
有苦说不出。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在说风凉话，
但真熟悉我的人是理解我的心情的，我的压力
是超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治疗肿瘤、肝硬化都
是很难很难，几乎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找路。我
中医学院成教学院读了三四年书，教材从头翻
到底也没说有一例是把肝肿瘤或肺肿瘤或脑
肿瘤或骨肿瘤等给把肿块治消了的，只是说一
些肿瘤的危像，如乳岩（乳腺肿瘤）腐烂如莲
花，讲失荣（淋巴肿瘤）骨瘦如柴，愈后不良等
等。肿瘤腹水的治疗也无描述，只讲十枣汤等
峻猛之药，治疗臌胀病是有的，但那所述臌胀
病与现在肿瘤腹水虽属同一范畴，但更多的可
能是指别的原因引起的臌胀。因为照书上的方
子搬用屡试不灵光，所以说肿瘤、肝硬化、肝腹
水都是没有现成的路子可以走的，要打着灯笼
自己找路，更贴切地说是自己修路。

为什么说我当医生是被逼的、是被赶鸭子
上架的？二十多年前，父亲得了肝肿瘤，他的病
来势汹汹，没几天就全身黑黄，腹水大量，剧痛
腹胀难忍，胀得他要拿剪刀把肚子剪开。那个
时候杜冷丁是定量的，他打了没多久又要打，
但我们弄不到他够用的杜冷丁，半夜三更我把
供销社药店的门敲开，弄些沉香之类破气药，
那老药工再三嘱咐不能多用不可久用。拿来放
在父亲边上三天的沉香，他趁我们不在，叫我
妈一次就煎了全喝了，我看他喝了没有死，就
随他去。后来打了速尿，小便滴滴嗒嗒出不来，
肚子胀得像冬瓜，又硬又发亮，双脚也肿起来，
而且特别怕死。我、我妈、我妹三人守着他，他
说做梦都梦见已经死了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所以我们也被他弄得吃不消了，专家已经断言
他没几天了，看他痛起来如活鱼放在烧热的锅
里一样，不是打滚而是往上一跳一跳，样子特
恐怖，我大妹跟我说，哥啊！我看给爸爸打一针
钾氨磷（剧毒农药）算了，这样子太痛苦了。妹
妹一边说一边掉着眼泪。我在想堂兄（我的首
个中医师父）已经给父亲下过药了，他说要回
去翻翻他以前看过的病案，我知道这是安慰
我，他自己看过的病案还用得着翻吗？他是不
想回绝而已，我想趁师父还在，我处个方给老
父吃吃看，也好叫堂兄师父过目一下方，于是
我对妹妹讲，我先弄点中药给父亲吃，如果不
行再打钾氨磷。这个时候我已经被逼进了一个
死胡同，我在想要么就弄好，不弄好，这样痛苦
延长着生命倒不如快点死，再这样拖着，他不
死我们也被累死，我们已经十二天几乎没怎么
好好睡一下。要弄好，那肿块必须消失掉，把肿
块缩小掉还是不行，缩小到哪怕是一粒芝麻

大，它总有一天还会长大，又会是今天这个样
子，那更恐怖。要消掉肿块，这可不是件容易的
事，首先是肿块很大，且把肋骨都顶出来，坚
硬，尿解不出。要消掉肿块，首先药得吃得下，
腹水太多吃药也有难度。所以腹水也是要控
制，肿块这么硬要消掉必须要软化，不软化怎
么消得掉呢。那么有没有消掉肿块这种先例
呢？我在《当代治癌专家论治癌》一书中找到上
海一位老教授钱伯文的一段论述：“中医学要
根治肿瘤必须走破瘀活血的道路，然而破瘀活
血药物的运用易造成扩散，以至于近代医务工
作者都不敢去尝试……但是回过头来还是要
走破瘀活血的道路，只有找到了破瘀活血的药
物与其他药物的有机结合，既能消除肿块，又
不造成扩散，那就找到了中医根治肿瘤的道
路。”想起这段话，有如黑夜中的明灯，从他的
话里我得到启发：肿瘤细胞中医认为是邪、是
毒，必须以高压态势打击它、驱除它，把它清出
体外。《孙子兵法》云“攻则动于九天之上”，须
当以于敌十倍以上的力量打击之。这就让人想
到一系列的抗肿瘤、诱导肿瘤细胞转变的中草
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攻散、败毒之类的草药，
分以毒攻毒和清热解毒类。我首先确定以清热
解毒类为主，因为这里还需要一个运毒外出问
题，中医说通则活，闭则死。如果以毒攻毒方法
为主，不仅要运送肿瘤细胞的毒，还要运送用
以攻击的毒药的毒，所以会给运送带来压力，
而要运毒外出须要打通经络，经络不通何谈排
毒。有许多肿瘤病人发病前一二年身体一只脚
或一只手或某个部位会出现麻麻的或土话说
是木木的，我说啊，麻麻的、木木的，许多人不
生肿瘤就是要脑中风了，这不是骇人听闻的。
麻麻的说明经络就不太通畅了，经络不通就易
致阻滞。肿瘤按中医的说法就是气滞、血瘀、痰
凝、毒聚、湿阻，无一肿瘤可以脱开这一病机，
不同的肿瘤，不同的症状，无非某一项表现得
重一点，如果痛固定在某个部位，如针刺一样
痛，则血瘀明显点。如果疼痛，一下这里痛，一
下又跑到那里痛，这是气滞明显点，等等。这么
一想后，治则治法就从脑海里蹦出几个字来
了：“软坚、败毒、排毒、破瘀活血。”而且很显然
败毒、排毒须用重药，破瘀活血须用轻药。而且
破瘀活血药物第一阶段重在疏通经络上，所以
宜用水蛭、地龙、蝼蛄、丝瓜络等通络能力强的
药，但剂量要少，像水蛭仅用 0.1克，地龙亦仅
用 1-2克，蝼蛄 0.5克，而这一阶段的抗肿瘤
药用量大，选用我们磐安当地民间偏方的夏枯
草（当地叫红蜈蚣草）、白花蛇舌草（当地叫珍
珠草）、败酱草（当地叫苦马菜），这些当地都有
饮用或食用习惯，一次半斤甚至一斤煎起来
吃。所以我弄出个方看上去很离奇，败毒、排毒
药与活血破瘀药份量上比是数十倍比一，以确
保钱伯文教授所说的“不让肿瘤细胞扩散”。那
时我弄出来的药方只有我们供销社的药店才
会配，因为我经常去那里，他们知道我父亲快
要死了，只是说赤芍、莆黄仅用 2克 3克，应该
再加几克。我固执己见，半克都不肯加。后来我
治疗深圳一个病人，把这个药方拿到深圳去，
没有一家药店肯配，说这方太奇怪了，轻的么
三岁小儿的用量也不足，重的么给水牛吃也太
大了。前面讲了第一阶段以通经络为主，那中
间阶段以软化为主，重用软坚药物。软坚药我
始终用海藻、昆布，这两个既是药又是食物，多
吃无害。化痰药我坚信旋覆花，此药化痰力强，
可化老痰、顽痰、无形之痰，虽然此药吃了使人
没有力气，但我还是要用它，无药可代替。第三
阶段要重用破瘀药，破瘀药用时必须在肿块停
止生长六个月以上，舌质不怎么青紫，如果按
得到肿块的话，肿块须软如口唇方可用之，不
然仍须以软化为主。我上述治法想好后，能否
奏效呢？中医说：“治病要治本，治本要求因。”
探究父亲得病原因，据我妈说有两大原因，一
是数月前他去我以前读书过的方前茅坪中学
义务劳动，抬一块大石块，扭了一下，当时觉得
肋下、腰背疼痛，数月来疼痛仍有；二是前两月

去天台街头买小猪回来，发现小猪死了，气得
不行，当夜就剧痛难忍，那看来是郁闷过头了，
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我觉得解郁是把金
钥匙，于是治法多了个“解郁”，后来的实践证
明，我这一想法符合中医书上的“治病要治本，
治本要求因”的说法。后来不但奏效，而且父亲
病好了后性格都改变了，以前动不动就发火、
骂人，病好后极少骂人，你说他他也笑笑，以前
从没有见过他的笑脸……这是后话。却说我把
方子处好后给堂兄师父看了一下，他说你要给
父亲吃这个药，让我先走，这药吃下去父亲挡
不住，他说他要走了。经他这么一说，药煎好后
我胆怯了，我都不敢送药了，我妹妹说：“再厉
害也给他吃，难道比钾氨磷（剧毒农药）还厉害
吗？”我把处方原理和用药给妹妹讲了一遍，妹
妹说：“有道理，豁出去，你不敢煎我来煎。”但
是药煎好后我和妹妹都不敢送药，妈妈不知道
药的厉害，就叫姨妈送去，这药一吃吃了近一
年，这一活活到现在还没有死，肿瘤没复发过，
但中风中了三次，隔五年中一次，第一次是神
志不清，半边不会动，刚好省城有个专家在东
阳急救中心，抢救了一天一夜，急救中心的主
任对我说：“我们搞不定了，你自己搞吧，你肿
瘤都能搞，这也搞搞看，因为在蛛网膜下腔出
血，不能开颅，而且还有少量出血止不住，瘀血
块面积达 4×5cm。”隔了五年第二次中风，这
次急救中心主任对我说：“这次你也搞不定
了。”我说为什么？他说：“神志不清，剧烈呕吐
不停，你怎么给他吃药？”我就把中药给他灌肠
灌进去。第三次中风就在 09年 9月，也是半边
不会动，但神志清楚，给他吃三个月的中药，又
能下地种土豆，我说再歇一歇，他说你不懂，种
土豆是有季节的，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能种了。
去年他种了一千多斤土豆。

用多重的中药，那要看什么病和疾病发展
到什么时候了，病急了，没时间了，那要抓住主
要矛盾，快刀斩乱麻。记得兰溪一姓江的女子，
医生找她丈夫谈话：你下午三点钟前必须把人
拉回去，三点后就不能全尸回家，要火化。那时
当地还能土葬，所以赶忙回家，一边叫弟弟来
我这里配中药，我一听没几个小时能活了，就
劝她弟弟说算了，她弟弟见我不肯开方，就到
我们药房地上把一些草药屑弄起来包到衣兜
里，我看了就给她下了重方……都快二十年
了，她现在还活着。

肿瘤为什么难治，都因为是一对一对矛盾
交织在一起，很典型的一对矛盾是血不太畅
行———又容易出血。金华食品公司的老任肺肿
瘤吐了两回血，而且每次都吐出好几斤，吐出
的血有黑有红，这是典型的又出血又瘀血。我
们几个医生坐起来讨论，几个西医医生认为不
能再活血了，我也有点动摇，但我的几个徒弟
坚持说仍不能停用活血药，叫我不能放弃自己
的原则，坚持活血破瘀药与中西药止血药同
用，老任十多年来也平安无事。食道肿瘤的老
范，不能吃稀饭，葡萄糖盐水也很难输进去，因
为脉管太细，输进去葡萄糖盐水也不太能滴，
人是很弱，我给他开了重方，一个月的药就够
他老婆背了，他老婆说吃稀饭都困难，介多的
药怎么吃得下，吃不进怎么办？我说吃不进要
吐，先吃白鹅血再吃药，药就当茶，24小时喝，
再不喝就没机会了，他老婆说我记得了，吃了
几个月药后，稀饭能吃下去了，但肿块往头皮
上钻，额头上冒出几个芋艿一样的肿块，开始
以为长角了，电话打给我说怎么吃了你的药头
上长角了。我说不可能，要不就是肿块转移冒
出来的，我说再加点药，他老婆说药不能再加
了，这个市场里最大的砂锅都已煎得满满的，
不小心都要溢出来了，我说你换个大号的铝锅
煎就行，药是要加的。

纵观这些药量虽重，但是选用的都是东
阳、磐安本地老百姓习惯食用的草药，比如说
黄皮三叶青（金丝吊鳖），以前外公颈上生肿瘤
如碗口大，舅舅去山上挖来，外公整碗端起来
吃，我们也偷偷地吃几个，味道比土豆好多了。

可惜这东西山上已很少，一天也采不到半两，
种植要五年才能结出几个像样的，所以有的病
人要求多放点我说没有货，不比那普通三叶
青，易得到。再比如说用来止血的一味药叫仙
鹤草（磐安方前一带叫金鸡啄谷），我知道这味
药很好，它有较强的止血作用且不留瘀，用来
治疗肿瘤出血、肝肿瘤消化道出血、白血病血
小板减少作用蛮好，但用到 30克以上就不敢
用，因为药典规定仅 12克。而且这东西我们东
阳、磐安那边没有人拿来大剂量煎起来吃。有
一次我和朋友聊天，我说到我这里来，这人情
世故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说最深的情依次是
父母对子女的情，夫妻的情，男朋友和女朋友
的情……但有些感情很特别，台州临海有一个
丈母娘对女婿感情特别好，女婿生脑肿瘤，每
次都是丈母娘出钱，丈母娘来拿药，女婿要是
病情好，她就有说有笑，如果病情变化，她也会
哭，而且说是她女儿没眼光没福气，抛弃了女
婿。我说着说着，我的一位朋友也抢我的话，说
他女朋友的妈妈也对他很好，他 40多岁，女朋
友 23岁相差一半，他身体长得单薄，瘦瘦的，
端一箱啤酒上三层楼要歇五回，丈母娘说以后
这吃力的活就别干了，叫老头干，从此后每天
早上守在她女儿房门口，女婿一出门，马上递
上一碗黑乎乎的草药汁，说是用一大把脱力草
煎就的。我说吃了有没有用？他说有点用，但至
少是没有副作用，她妈妈一片心意我管它有没
有用喝了再说。我说你把脱力草拿来给我看
看，是什么草药。他拿来我一看原来就是仙鹤
草，于是我也煎了一大把约一斤左右吃了，味
道有点像可乐，力气没有多大增长，但人也没
有一点不舒服。从此之后，我就建议要出血的
或有出血倾向的或血小板减少的就煎些仙鹤
草吃。用量重的药病人吃的时候有点难度，要
喝的量比较多，这叫轻药重投。因为肿瘤病人
是经不起副作用大的药，特别是在治疗腹水这
种危急病人时，我脑子时刻敲这个钟，我们书
上、教材上对付臌胀（腹水）、悬饮（胸水）、水
肿，多用峻猛之药，如商陆、大戟、甘遂、防已，
我查阅有关资料，此类药物对肾均有伤害，肾
那可是生命之宝贝，此物万万不可伤，可以说
在这类药物运用上我比小老鼠胆子还要小，肾
炎、肝肿瘤、肝硬化、腹水等等最后都是被一个

“尿”字给憋死，中医说通则活，闭则死，能吃能
拉死不了（主要是尿要能拉），不能吃不能拉，
不能呼吸就要闭死了。所以对腹水病人我还是
用轻药重投的办法，药典薏仁米的用量是 30
克，赤小豆 30克，但实际对于腹水病人，薏仁
米作用较好的量在 60克以上，赤小豆作用较
好的量也在 50克以上，所以我叫腹水病人每
天把 1—2两的薏仁米、赤小豆煮成粥当点心
吃，这种东西不伤人啊，既是粮食吃了有能量，
又是药物吃了尿可以增加。

讲起中草药，我现在的师父周超凡（中
国药典委员会执行委会主任、中国中医科学
院治则治法研究室主任）对我说，关键是看
效果，中草药治难治之症，好的效果是不容
易啊，要再努力。然后硬把中华中医药学会
肝胆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钱瑛教授拉来：

“你看看，我徒弟很有能耐，能把一些腹水看
好！”钱瑛教授怎么也不相信，师父说你眼见
为实，所以钱瑛教授看了后说：“真正的国宝
在民间啊，现在不是要要求你们基层一线的
医生按我们的理论去指导，而是急需要总结
你们的经验，把你们的实践创新上升到理论
创新，形成新的理论。”

中科院院士裴钢指着艾克医院医疗档案
中一个成功救起的使 16.5cm肝肿瘤消失的病
例说：“发表出来，可以引起世界震动。”

（摘自《温州日报》）

中医能治肿瘤吗?能治好肿瘤吗?
孙尚见 1962年出生于磐安县，15岁开始为乡里人看病，18岁受聘磐安供销社，成为一名中药采购员，1986年考进浙

江省供销职工学院中药材专业，1992年在磐安正式挂牌行医，1993年受聘东阳县防疫站肿瘤科主任 7年，1996年就读浙江
中医学院成教学院，并相继获得省卫生厅组织的“有一技之长”医师证书、国家执业中医师资格，1999年，在金华市创建华东
地区首家中医抗肿瘤医院———金华艾克医院，并相继创办杭州、武汉分院，上海艾克药厂，湖北十堰艾克药厂，上海新药研
发中心，行医至今，接诊十数万肿瘤、肝硬化病人，自成一派。2003年兼任浙江省抗癌协会癌症康复委员会副会长、副主任委
员。2005年当选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委员。2005年拜我国著名的中医理论家周超凡教授为师。2006
年承担国家中医治疗胰腺癌诊断标准的制定。2007年治疗肝硬化腹水的论文及中医治疗肿瘤等论文相继在国家一级专业
期刊发表，并著有约 40万字的《周超凡临证用药经验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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